
33岁的乌兹别

克斯坦钢琴家贝佐

德 ·阿布杜瑞莫夫

（见上图）已经和众

多名家名团登上中

国舞台，为中国乐

迷熟知的是，著名

指挥家兼钢琴家阿

什肯纳奇来华演出

时，贝佐德被大师

“钦点”，临时救场

奉献了精彩演出。

今晚，贝佐德将在

凯迪拉克 ·上海音

乐厅带来他的中国

首场独奏音乐会，

亮相本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他在

接受本报专访时，

说起自己学琴曾

被劝退、差一点就

成不了钢琴家的

故事。

贝佐德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从小看成龙的电影长大。他这次

的节目单里特意选了一首乌兹别克斯坦

作曲家写下的钢琴音诗《古布哈拉的城

墙》，告诉大家他从何而来。贝佐德的母

亲也是一名钢琴家，6岁时将他送到著名

钢琴大师塔玛拉 ·波波维奇那里学习。

学了七八个月，贝佐德迎来了第一次考

试，演奏舒曼的《狂野骑士》时，他不断卡

壳，塔玛拉看不下去，直接叫停，并毫不

客气地对他说：“你就不可能弹一首曲子从

头到尾不出一点儿错！别再来上课了！”

年纪尚小的贝佐德很沮丧，但妈妈

却不甘放弃，大师不愿意教，她就自己

教，贝佐德就在妈妈和姐姐的指点下加

倍苦练，埋头准备下一次考试。“那次我

考得很好，可惜我的老师不在场。”贝佐

德回忆，塔玛拉的朋友在现场听完他的

演奏，回去对塔玛拉说：“你得继续教

他，他很有天赋。”贝佐德的妈妈也立马

去问塔玛拉能不能继续教孩子，塔玛拉

说，当然！

对于恩师的严厉与挑剔，贝佐德心

有余悸。仅仅一学年之后就回到老师的

课堂，他也很骄傲，因为塔玛拉看到了他

的进步，并且真诚地说，是她当初看走了

眼。正是在这个无数琴童挤破头想进的

大师课堂，贝佐德打下了坚实的钢琴基

础。到15岁左右，几乎所有的曲子对他

来说都不再有技术难关。

音乐之路上，贝佐德很幸运地遇到

了第二位老师斯坦尼斯拉夫 ·尤登尼奇，

15岁的贝佐德赴意大利学习，在尤登尼

奇的教导下开启了全新世界。后来他甚

至不惜放弃去茱莉亚音乐学院等深造的

机会，而去了尤登尼奇任教的美国帕克

大学，得遇良师比什么都重要，贝佐德

说：“如果我那时候去了茱莉亚，我绝对

会后悔，跟着尤登尼奇学习是我做过最

正确的决定。”

在昨晚的钢琴大师课上，贝佐德看

着满场的孩子，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学琴

时光。那时他虽然热爱音乐，但实在对

练琴提不起兴趣，远远不像其他孩子那

么刻苦。尽管不喜欢练琴，但对一位音

乐家来说，这一步是不可能跳过的。贝

佐德将自己对音乐和演奏的理解试图传

递给在场的孩子们，无论多小开始弹钢

琴，都要认真研读乐谱，读懂作曲家的意

图，才能将个人的音乐特性展现出来。

他说：“虽然钢琴是木头和金属组合发出

的声音，但每个音符都是有灵魂的，需要

演奏者去赋予音乐独特的意义和表达，

否则和机器人演奏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本报记者 赵玥

文化丝路颂，可以理解为“文化丝路”的

“颂歌”，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丝路

颂”——昨天下午，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论坛在世界

会客厅举行，会上的关键词是“文化丝路”；昨

天晚上，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交响诗篇《丝路

颂》在上交音乐厅上演，乐音起伏、横贯东西，

仿佛诉说着文明互鉴、文化交流……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博物馆联袂打造

的《丝路颂》由音乐总监余隆执棒上海交响

乐团，与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笙演奏家吴彤

及上海民族乐团的多位演奏家联袂献演。

这是一台酝酿打磨了十年的音乐会，呼应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发展成就。如何以乐

音展现跨越沙漠、跋涉东西、文化交流、灵

魂碰撞的千年交响？

意外的是，在马林巴等打击乐营造的

神秘、悠远的开篇氛围中，笙“先声夺人”。

笙，既是起源于中国、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

簧的管乐器，也是古代常用的礼器，还对西

洋乐器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隋唐时

期，笙传播至如今的日本、韩国一带，又通

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之后再被带往欧

洲……    年，侨居俄国的丹麦管风琴制

造家柯斯尼克首先仿造笙的簧片原理，制

造出管风琴的簧片拉手，自此管风琴才开

始使用音色柔和悦耳的自由簧……笙，身

形不大，声贯八荒。因而，当手持笙、身穿

黑色长衫的演奏家吴彤，出现在身后全建

制的交响乐团之前，有些令人惊讶；但是，

当笙声贯耳，并意外地与交响乐团同奏时，

人们改变了对它的固有印象：它既可是少

数民族载歌载舞的伴奏，也可与大型交响

乐和谐共奏。

相比之下，观众更熟悉大提琴演奏家

王健。自笙出场之后，大提琴浑厚、深沉的

音色跟上，辅以交响乐团营造的苍茫、孤

寂，瞬间令人感受到行进旅途，环顾四周的

情境。这就是《丝路颂》开篇《求索》的开

场，选自赵麟受上交委约创作的《度》。本

身，《度》就取材于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

记》……求索，是为求得真经。如今，“取

经”依然是一个“上门学习”的代名词，这正

是全球文明互鉴过去与现在的连接。

随后，各自身着红、蓝、绿等五种色泽

服饰的五位操持二胡、琵琶、古筝等丝路

乐器的民乐团演奏员登场。在一色素装

的交响乐演奏员之前，他们尤为显眼。这

些我们认为属于“中国民族乐器”的“身

世”，正如笙一样，流转于丝绸之路上。在

欧洲、中东乃至日本、韩国等地，都有这些

乐器的影子……第二篇章《梦回》源自朱

践耳作曲的《丝路寻梦》，既有现代性甚至

无调性的旋律，又有丝绸之路上回旋的驼

铃，正如五位民乐团演员的服饰，既宽袍

大袖、色泽纯粹，又与交响乐演奏员的玄

黑色相映共生。

第三篇章《和合》起先有鲜明的乐音对

比——起初，明显是中华民族的乐音：全音

阶，令人联想到《祖国新貌》系列纪录片，与

前两个篇章以半音阶为主的“西域”旋律明

显“样貌”不同；随之，半音阶乐句也不时出

现，又回归到丝绸之路……俞极作曲的这

一篇章，在中华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之间回

旋、回响，最终以气势磅礴之势回归到和合

之路。引发观众席“      ”的高呼，掌声长

达  余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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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嘉的舞蹈精髓
在吉尔执掌下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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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奇舞蹈大师莫里斯 ·贝嘉的继任

者，吉尔 ·罗曼每次率团带来的作品都让人

充满期待。10月19日至21日，瑞士洛桑贝

嘉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

人的舞蹈》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贝嘉芭蕾舞

团两代灵魂人物的舞作接替呈现在本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即便两部现代芭蕾作品已经演出过多

次，来到上海舞台正式面对观众前，艺术总

监吉尔 ·罗曼仍要求舞者在文化广场的舞台

将作品完整彩排多遍。他的老师莫里斯 ·贝

嘉曾自称“工作狂”，吉尔在工作中同样保持

着高度的专注度，即便到了约定

的采访时间，他对舞台仍有不满意之处，坚

持先完成排练，再向记者报以歉意一笑。

吉尔认为，每次带着新作品给上海观

众，很重要，此次来上海也是两台舞蹈作品

的首秀。演出上半场，舞团为观众呈现了由

吉尔 ·罗曼编舞的《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作

品根据当代美国爵士音乐家约翰 ·佐恩的音

乐编排创作。2016年1月，两位艺术家在纽

约乡村的一次深聊中，一拍即合，在此后的

两年里挑选出14段音乐编排成了舞蹈。

下半场的经典之作《七段希腊人的舞

蹈》由莫里斯 ·贝嘉创作，1983年首演于纽

约市立音乐戏剧中心。9段音乐均出自希

腊著名现代作曲家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之

手。莫里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把这些悠扬

动听的希腊音乐用作背景，编导出7段从单、

双、三人的小型舞蹈到不同规模的大中型群

舞，进而使作品产生一气呵成的整体感。

在吉尔看来，莫里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他对任何音乐都有兴趣，无论是古典音乐还

是20世纪现代音乐，或是摇滚乐、电子音

乐，他什么音乐都会尝试，这也体现出他对

艺术真谛的深刻理解。吉尔19岁进入舞

团，如今已经63岁，整个舞台生涯都伴随在

莫里斯左右。吉尔回忆起当初加入的原因：

“我年轻时在舞台上几乎看不到男舞者，莫

里斯是唯一重视男舞者的编舞家。”

吉尔选择了莫里斯，莫里斯也选择了吉

尔。多年舞台生涯，吉尔竭尽所能地吸收他

所接受到的一切，是莫里斯让他的舞蹈更进

一步，也成就了他整个职业生涯。尽管莫里

斯已去世16年，吉尔依然觉得莫里斯还在

他的身边，以他创作的芭蕾作品的形式。

贝嘉芭蕾舞团虽然是以古典芭蕾技巧

闻名，但莫里斯也曾改进过舞团的舞蹈风

格，当下吉尔在延续莫里斯的风格基础之

上，也会针对当代受众不断创新融合。舞团

是第六次到访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吉尔

说：“于我们而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非常

重要，它是展现中国的一个窗口。而我们的

优势在于通过艺术传递情感、触动人心。”

本报记者 赵玥


